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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说到饮
酒，古代诗文，卷帙浩繁，不知留下了多少流传至
今、且还要继续流传下去的千古名句！

“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此文人燕集之
酒；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此隐士清高之
酒；

“醉里不辞金爵满，阳关一曲肠千断”，此友人
饯别之酒；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此闲情逸兴之
酒；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此骚人癫狂之
酒；

“何当重相见，樽酒慰离颜”，此怀念故人之
酒；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此喜极
纵情之酒；

“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此悲极痴情

之酒。
以时序而论，一年之中，有春天的酒，在春

夜的桃园里，“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有夏
天的酒，受邀于故人的田庄，“开轩面场圃，把酒
话桑麻”；有秋天的酒，中秋之夜，“一年明月今
宵多，有酒不饮奈明何！”还有冬天的酒，小小红
炉边，问友人，“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一天之中呢？我孤陋寡闻，所读古诗文，饮酒
多在傍晚或夜间吧。“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炳”，
这大概是傍晚的酒，太阳已经落山了，快点将蜡烛
点上啊，还要继续喝个够，再秉烛夜游一番咧。
或“醉不成欢慘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或“举杯
邀明月，对饮成三人”，月下之酒，酒中之月，该浸
透了诗人们的多少情愫！

且住！不要掉书袋了。但众里寻她千百度，
有没有写喝早酒的诗句呢？

凤毛麟角，还是有的，不过极少而已。陶渊
明有诗（《饮酒之九》）曰：“清晨闻叩门，倒裳往

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
候，疑我与时乖……”大清早的，人家陶渊明还
在酣眠哩，就有田父提来满壶酒浆，咚咚敲门。
陶老夫子只得急忙穿好衣服，一边问是谁呀，一
边开门延客。“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的陶渊
明，见到田父携来的这样满满一壶好酒，刚才还
在惺忪着的睡眼，顿时炯炯发亮。不用说，胡乱
洗漱之余，宾主二人，肯定得开怀畅饮一番吧。

监利的“早酒”，也够你畅饮而开怀的。
监利城里乡下，都把吃早餐叫做“过早”，而过

早，少怀了喝个早酒。
也算老乡的公安籍作家陈应松，在中篇《争

渡，争渡》中，也写到喝早酒：“近年从荆州城传出
来的，男人不论老少，一碗面一块锅盔，也能喝个
三两二两，啤酒则是一瓶两瓶，全当水饮了”。我
曾在荆州沙市过亲戚，亲友们陪着我上街过早，还
喝过早酒。不过，所到的早餐店子里，固然也有喝
早酒的人，却寥落三五，远远赶不上监利城乡的早
酒。监利的早酒，那不叫“喝”，叫“闹”。

早酒早酒，是说喝酒的时间早。早到什么程
度？这么说吧，午夜一过，监利城乡的餐饮夜市店
铺与摊子摇身一变，便成了早市，开始迎接喝早酒
的客人。

我曾有几次在凌晨三四点钟，早起锻炼身体，
当时路过几个灯火通明的摊点。那些骑自行车来
街上进货的菜贩子，刚刚从宰场将肉块摆上屠凳
的卖肉的，已经在桌子上“咂”开了。等这一拨儿
人离席，就有城镇近郊的乡亲们，提个篮子，背个
背篓，放几斤萝卜、几捆白菜，名为卖菜，实为喝
酒。眼尖的摊主店主们都晓得，乡亲们口袋里的
几个酒钱，急着要“脱颖而出”呢，便喊叫开来了:

“还早啊，坐下来喝两杯再去卖也不迟的咧。”还用
得着多说？那就坐下来，“晕”个二两再说吧。由
鱼肚白到朝霞红，天渐渐地亮了，街坊邻居们东一
个西一个地出来。熟人相见，问问昨天“红中开
杠”的输贏，没说的，赢家肯定得请客！推推搡搡，
坐上酒桌。接着，做工的、做小本生意的，酒桌上
又换成他们这一茬人了。也就是小饮几杯，不然，
做工做生意得误事。三五好友，七八知己，昨天就
在电话里说好了的，相约也来喝它几盅。

时间到了早上八九点了，便有那些上“弹性”
班的小职员，吆吆喝喝，进门坐稳了，也不能疏远冷
淡了这帮爷们。前前后后，酒桌开的流水席，来的
都是饮君子，忙活了一拨又一拨，等到上午九、十点
钟，这早酒才逐渐式微，算是喝得差不多了。

监利城镇的早餐店，多是小门面小铺子，或者
干脆就是路边桥头的小摊子。我在监利多次“过
早”，这些店子，下酒物也还蛮多的，有冷盘，有热
炒，有油炸小鱼小虾，有粉蒸鱼肉及豆腐丸子。都
少不了微型的烧酒精块的小火锅，下面是蓝色的
火苗，上面是咕嘟咕嘟的下酒菜。酒呢？是那种
竹制的或白铁 制的小酒筒子，一两或二两的容
积。“店小二”手捏长长的酒简子把儿，伸进酒坛，
咕咕几声，打出清冽的泛出泡沫的监利自产的粮
食酒来。买酒，古人以“沽酒”名之，恐怕是由其打
酒的声音而生发出来的罢。当然，也如作家陈应
松所言，年轻人多喝啤酒，夏日尤甚。不用服务员
来开瓶，手拿从冰柜里取出的啤酒，那瓶子上还冒
一层白白的霜雾，横着一咬，吐出瓶盖，就对着嘴
巴，咕咕喝开了。颇有几分壮志豪情啊。

喝早酒的所在，更多的是在路边桥头，那些小
摊子上。几根竹杆，撑起一方天地，彩色蓬布下
面，是几张小桌，几条小凳。酒是一小瓶一小瓶早
灌就了的，多为二两一瓶。下酒的菜，当然也有，
早用几个 瓦钵子装好，放在蓬布一边的桌子上，
有辣椒炒肉丝，有胡罗卜烧牛肉，还有卤千章子卤
鸡蛋卤藕块卤海带等卤菜。至于桌子上放着的一
小碟一小碟的辣萝卜、水腌菜、炸豌豆，数量不多，
但都是免费供给的。也有口里说图省事实际是图
省钱的酒客，干脆就一碗阳春面，二两白酒，挑一
筷子面条，“抿”一口酒，面吃完了，酒也喝完了。
也勉强可以说是“酒足饭饱”吧。

监利城镇的早酒，其酒客，说白了，多是贩夫
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因此，监利的早酒文化，说到
底，还是一种底层文化，或曰平民文化。百姓们的
早酒，独酌也好，聚餐也好，可以略事小酌，也可以
尽兴而饮，惬意得很；可以一言不发地喝闷酒，也可
以爽声大叫地喝得热热闹闹，随意得很。酒后吐真
言，喝高了，平时不说的话，喝了酒，就什么话都可
以说出来。从国内国外的大事要事，到大腕明星的

八卦绯闻，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有一种
笑谑，说老百姓就是“老不行”。

“老不行”们在这里，可以毫无顾忌发几句牢
骚，骂贪官，骂物价，骂得慷慨激昂。但也有人一直
信奉“莫谈国事”的古训，只侃些里巷趣闻，哪里哪
里的农民，买两块钱的彩票而一夜暴富，哪家哪家
的媳妇，红杏出墙却被抓了个“现行”。荤的素的加
黄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要说，“药能治百病，
酒不解真愁”，渲泄一番，沉醉一番，心里松快多了，
身上也舒展多了。酒干了，席尽了，人散了。

监利的早酒文化，要我说，还是一种惰性文
化。我曾经在京汉等地待过几年。那几个大城市
是没有“早酒”一说的。城市大，路途远，城铁公交
挤，大小车辆堵。上班的工薪族，忙碌的生意人，
哪里有时间有兴致去喝什么早酒。

记得我在北京时，居住在地铁站旁边，早
上七点左右，上班族急急忙忙赶地铁的情景，
简直可以用“壮观”一词来形容。浩浩荡荡的
人流，汹涌在人行道上。他们口里在吞咽着刚
买的早点，脚下发出急促地“咯咯咯”的皮鞋触
地声，那是在奔跑。跑到地铁进口，没吃完的
早点往垃圾桶里一扔，黑压压的人群，拥挤地
但也有序地进站。而在武汉的公交车上，情况
也大体相似。

但监利的人们，忙个什么呀？上班地点近，街
坊邻居闲，近郊农民，早也是无田可种。早晨不喝
点酒，到哪么去度过这良辰美景？有一种说法，说
是早晨喝了早酒，这人呀，一天到黑身上都是酒，
都舒服。监利是鱼米之乡，炸鱼煎鱼红烧鱼，是最
好的下酒物；高梁稻谷加苦荞，是酿酒的最好原
料。喝！夏天打着光溜溜的赤膊喝，冬天披着油
渍渍的老棉袄喝。有酒有菜，此时不喝，更待何
时？今天办不完的事，明天还可以去办，今天赚不
了的钱，明天还可以去赚。慢慢人有慢慢福，急个
么子呢？再说，我们喝点早酒，碍着别人什么事？
监利的道路，不是越修越宽了么？监利的楼房，不
是越砌越高了么？监利人口袋里的票子，不是越
来越多了么？

监利有早酒，酒中有深味！
（作者单位：监利市人大常委会）

监利早酒
□ 安 频

小时候特别不喜欢理发，也总想不起理发这
回事。等到有一天，父亲留意到了，“该理发了，
长得像犯人一样了”，他提醒我该理发了。说归
说，我能拖还是拖着。一直要等到理发挑子刚好
路过，才被拉到凳子上去，无可奈可地忍受一次

“酷刑”。
每一次理发，我都是提心吊胆，不知道师傅

又要弄出个什么花样来。理发师傅一般都是先
用剪子过一遍，也许是剪剪齐，也许是为了迷惑
人。等到推剪上来，就所过无不残灭，有如狂飙，
眨眼之间，铲倒一片片，只剩下一些发茬了。还
要过剃刀横扫这一关，不知是我紧张还是理发师
傅紧张，剃刀这里一下，那里一下，忙个不停；清
除一处，又清除一处。剃刀像长了眼睛，不顺眼
的地方都要过一刀。等到三轮扫荡下来，头就不
是自己的头了。

上学之后，父亲带我去“春风理发社”理发。
这个理发社很气派，三十多把理发椅分作两排，
都面对着墙，墙上装了长长的镜子。镜子照人，
镜子还可以照出对面的镜子。椅子可以升降，椅
子可以转动，的确很好玩。可是“春风理发社”却
不是春风拂面，买票，排队，一大堆的人，老是要
等待，老是拥挤喧闹，让人不耐烦。师傅个个都
能聊，聊起来没完没了，把理发的人晾在高高的
理发椅上，忘了有这么个人，忘了有这么回事。

只有“傅哑巴理发”让人觉得快捷方便，让人
觉得轻松自在。到了三十多岁，找傅师傅理发，
是一种享受。

傅师傅个子不高，瘦脸，嘴有点向左边歪，他
有残疾，是一个聋哑人。傅师傅和人交流只能靠
打手势，他的嘴里能发出一种简单的音，但没有
任何的变化，没有任何的内容。他也能发出一种
笑声，那是从他的嘴里滚出来的，像大堤缺了口，
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力量，一下子冲了出来。他脸
上的表情特别的丰富：每次干完活，他的脸上都
会有一种满足的幸福的神情，高兴得像个孩子。
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对了他的
心思，入了他的法眼，他就竖起大拇指。他有了

不满，就向下伸出小手指。不被人理解，不被人
接受，不被人尊重，他就急得脸通红，嘴也更歪
了，两只手并用，不断地比划，一个又一个的音从
他的嘴里滚出来。一旦明白了，一旦接受了，一
旦心服口服了，他的脸陡地舒展开来，一脸金色
的笑，更响亮的音像石头一样从嘴里滚落出来。

我更多的是看见他笑，我穿了新鞋，戴了新
帽进店，他都要竖起大拇指。接过我的帽子，还
要掸一掸上面看不见的灰。坐在理发椅上，就像
进了安全岛，不用提防什么；就像进了旷野，可以
放下万般心事。我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用想，什
么也不用说；更不用担心傅师傅的手艺，更不用
担心傅师傅剪出的发型。顾客有什么头型，傅师
傅就设计什么发型，用不着顾客自己操心。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双这么灵巧的手！一双
理发师的手竟能达到这样灵巧的程度，令我惊
叹。在他的灵巧的手的操弄之下，我的头也变得
灵巧起来。我昏昏欲睡，傅师傅的手左边点一
下，右边点一下；前面点一下，后面点一下。我的
头也跟着他的手运动：歪向右，歪向左；歪向后，
歪向前。在一片浑沌中还能适当地有所动，不正
是人需要不时体验一下的奇妙感觉吗？能听到
剪刀“嚓”“嚓”的响声，不是那种生硬、迟钝的响
声，也不是那种粗重、滞涩的声音；而是一种清
脆、悦耳的畅响。他像熟练的琴师在弹奏，他在
用一颗艺人的心在弹奏，我更深地沉下去，有如
聆听天籁。我更轻地飘飞起来，有如音乐的波浪
送我到达快乐的顶点。

傅师傅轻轻拨动理发椅，他对了对角度，一
把放下理发椅的靠背，理发椅变成了一张床，更
幸福的时刻来到了。剃刀来了！一把剃刀，可以
看出手艺，更可以看出心地；可以看出修炼，更可
以看出抱负。他先把剃刀在磨刀布上打磨几下，

打磨的过程也是静心的过程。
剃刀先在我的额头飘飞，有如一阵清风，剃刀

下的丝丝声有如温柔的低语。清风很快就飘到脸
颊，在脸颊逗留的时间要长一些，清风的抚摸也更
细腻一些，也更热情一些。清风一下子飞进眼角，
点一下，再点一下，落下之快让人来不及反应，离
去之速让人没有时间消受。剃刀是怎么落进眼角
的？比蜻蜓点水还轻盈。剃刀是怎么划过眼角
的？比春风佛面更体贴。剃刀比春风更忙碌，吹
向耳朵，它旋转着进耳蜗；吹向鼻子，它旋转着进
鼻孔，它在眉毛底下流连忘返，它在鼻子周围指点
江山。春风早已吹进了我的心田里。

对付顽劣的胡子，傅师傅也从不硬来。他用
手轻轻地按摩一下胡区，好像是要先安抚一番；
他又用刷子蘸了泡沫很多的皂膏涂抹在胡子上，
这才下刀。不会生拉硬拽，不会有死搬硬套。只
有酣畅淋漓，比风还快，比水还柔，一气呵成。

时间太短，时间太快！傅师傅的双手已经在
脸上按摩了。双手在额头中间按下去，然后向额
头两边打开。按眼角有些痛，但还是很舒服。傅
师傅把椅子一把拉起来，又按后背了。他从脑后
一直按下来，按颈部，按肩，按背，按腰。按完就
一只手伸开，放在背心；另一只手握成拳，隔着手
捶打三五下。礼成，礼毕。可我总舍不得从椅子
上下来。

有时睡觉睡落枕了，在傅师傅面前一比划，
他就明白。我坐在椅子上，还没反映过来是怎么
回事，他捧住头的双手迅疾一扭动，只听见颈子
里一声脆响，颈部一下子就好了，他也不多收一
分钱。

傅师傅的生意越来越好，他扩充了门店。他
又带了五六个学徒，有的二十多岁，有的才十多
岁，他们也都是聋哑人。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有

多少烦心的事，只有一走到傅师傅的理发店，心
情都会不知不觉间愉快起来。

我四十多岁的时候，一不小心成了下岗工
人，我只得去外地打工。老辈人说：在家千日好，
出门时时难。在外十多年，最难的是找不到理发
的地方。

城里的理发店也不少，但更多的是发廊。他
们做头发，做个时尚的发型，烫头发，染个发，都
很在行，但不再重视理发。找个正宗的理发店成
为非常困难的事情。头发不等人，看见差不多的
店，就只好硬着头皮进去。

这还能叫理发吗？也有一把剪刀，不知是剪
刀不快，还是不够熟练，或者是不情愿，一剪子下
去，老是剪不透；剪子一动，就撕扯起头发，头皮
一阵阵痛。开始还以为只是偶尔一下二下，不用
大惊小怪的。没想到这剪子恶习不改，总能撕扯
掉几根头发，总能让头皮跳动几下。这就不能让
人安心了，这痛苦还有尽头吗？

“剪刑”好不容易熬到头，总该轻松一些了。
接下来是用剃刀了，没想到剃刀在他们手上是死
的，根本不会动。他要刮额头了，先把剃刀固定
在额头一端，按住了，战战兢兢往下拖，往下拉。
不敢太用力，生怕划破了皮肉；又不能不用力，刮
脸毕竟不是挠痒痒。这有如一次历险：犹犹豫
豫，拖拉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又拖拉一下。那
吃力的锯子一样的声音让脸皮发麻，让脸皮紧
缩。好不容易听到一声畅快的划拉声，庆幸师傅
终于熟练了；没想到脸上划了一道口子，师傅正
忙着用一根手指止血呢。我感到了疼痛，但更多
的是无可奈何。师傅只好把剃刀藏起来。眼角
不去刮，怕伤了眼；鼻沟不去刮，怕割了鼻子。眉
头不去刮，怕割出扯眼疤。后颈更不能刮，怕割
断颈项。

有的地方更离谱，剪完头发就问：刮脸吗？
刮胡子吗？洗头吗？吹头吗？染头吗？好像我
不是理发来了，而是专为回答问题而来。

我渐渐发现，理发店里，推剪没有了。拿现
在的话来说，淘汰了。剃刀的规格简化了，有的
店子里甚至没有剃刀；有的店子里做做样子，也
只是放了一把剃刀。理发店不可挽回地变成了
发廊。梳子多了，卷发器多了，直发器多了，电夹
板多了，电卷棒多了，锔油机多了……

我知道我不能像以前一样理发了，所有的男
人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理发了。刚刚成长起来
的男人没有这种遗憾，有这种遗憾的男人最终也
会带着这种遗憾离去，最终把这种遗憾埋葬掉。
理发已经成为过去，修头无可阻挡地成为时尚。
就让老男人们把理发这个神圣的名字藏在心里
面吧。现代人不再需要这个词了，现代人早也不
能理解这个词了，它的内涵早已变了，它已经不
再有原来的意思了。

我还可以回到故乡去，我可以找傅师傅理
发！生活在城市，脑子也迟钝了，居然一直没有
想到傅师傅。回家去，找傅师傅理发去！这是一
个多么堂皇的理由，这是一个多么光明的理由！
有什么理由比这个理由更有说服力的？有什么
理由比这个理由更打动人的？

我当天就买了火车票，晚上坐车回去。第二
天我就回到了家中。我急急切切赶到傅师傅的
理发店门前，没想到原来的理发店变成了药店。
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为我记错了。离家毕
竟有十多年了，十多年的记忆难保不出问题；也
可能理发店只是搬了个地方。理发店一定还在，
傅师傅一定还在！

我有些慌张地问药店柜台前的女人：“理发
店呢？”药店女人淡淡地说：“早关门了。”我喘不
过气来：“傅师傅呢？”女人说：“傅师傅都多大年
纪了，早不在了吧？”

我的心像是被剃刀割了一下。我怒气冲冲
地喊道：“胡说，傅师傅怎么会不在了呢？这是不
可能的事！”我的眼睛一下子也变得模糊起来。

手 艺
□ 田原瑭

说起红旗渠，我们这辈人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每当我想起毛主席老三篇中的《愚公
移山》这篇文章，老愚公锲而不舍，挖山不止，
终于搬走了王屋、太行两座大山，就会联想起
林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开凿出了一
条举世皆惊的人工河，创造了人间奇迹。如
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这个似乎是神话
的传奇故事是真实可信的。

前年夏天，由《监利人》杂志社安频总编
带队，一行七人开始了万里寻访中原大地采
风活动，七天行程中最后一站是参观游览红
旗渠。小车奔驰到景区，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眼看就要关门。正当我们沮丧之时，售票员
告诉我们：“展览馆马上闭馆，一时半会景区
游览不完，你们只能自驾到山里面去再售票
看实景，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于是我们二十
几分钟驱车到达景点，购好票准备爬山。眼
前几百级陡峭的石阶，我们七人中有三人因
恐高或身体不适而望山兴叹，只有我和安频
等四人丝毫没有犹豫。

我们四人登上了石阶云梯，到达半山腰，
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奇景。一条在半山腰

开出的河渠盘旋蜿蜒，前无止境，渠內清流潺
潺，顺流而下，不时有小舟和游艇徐徐而过。
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笔陡石山，狭窄的木
制人行观赏通道仅可供一人行走，两旁有围
栏隔护，走在羊肠小道上还真有点心悸目眩
的感觉。绕山而行，沿途有青年洞、十水言
碑、虎口崖、络丝潭、一廊桥、创业洞、两半山、
团结洞、老炮眼、鹰嘴崖、一线天、神工铺等建
筑景观。真是一览众山小，无限风光在险峰。

无法想象，这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今林
州市)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凭着一
锤一钎一双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从太行
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的工程工程，历时近十
年。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2座
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
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红旗渠总干渠
全长70.6公里，牺牲了81位优秀儿女。在这
些枯燥数字的背后，有着多少生动感人的故
事，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改造大自然的
勇气和力量是多么巨大。

红旗渠是毛泽东时代林州人民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精神创造的一大奇迹。1960
年，毛主席多次指示必须大兴水利，给后来林
县人民开凿红旗渠奠定了基础。周总理生前
对红旗渠的建设倾注了很多心血。他曾自豪
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
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1974
年，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放映的第一部
电影就是纪录片《红旗渠》。为此孕育出“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

“红旗渠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伟大民族精
神的象征。结束了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
难历史，被称为世界水利第八大奇迹，是一座
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的历史丰碑。宛如一座
绵延起伏的“水长城”，每年吸引着数百万中
外游客前来参观景仰。

我们边走边浏览沿途景致，尤其是悬崖
险要处民工劳作的铜铸雕像和山体上雄浑苍
劲的标志性大字，更是撼人心魄。我们在石
雕人体、渠道廊桥、郭沬若题词等景观处拍照
留影。而且还有幸观看了一场开山凿石的现
场实景表演，再现当时气壮山河的劳动场面，
有的在半山腰悬空排险、有的钢钎打眼、有的

装雷爆破等场景，绳索晃荡，钎声震撼，在空
山幽古中更显得阴森可怕，心惊胆颤。看得
人头晕目眩，目瞪口呆，可想而知当初那种艰
险、艰辛、艰苦的状况是多么让人匪夷所思，
又惊叹无比。

游览归来，我的心情一直没有平静，感慨
万千。我会时常会想起红旗渠，进而想到建党
一百周年那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
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或
许人们亲眼目睹红旗渠在太行山腰劈山成渠
的英姿，亲自踏勘红旗渠经过的涵洞，看看几
十万林县人民是怎样用一双双粗糙的手和非
常简陋的工具建造这一人工天河，就可以理解
红旗渠精神为何永远不会过时了。

是啊！世上决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的事，任何人间奇迹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
在复兴中华民族的当今时代，学习和发扬红
旗渠精神就显得尤为宝贵和重要。这既继
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勤劳坚韧的优良传统，
又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信念和不懈追
求。

人工天河红旗渠
□ 彭桂生

雾气，不安份地流动
曙色将湖水糅成羞色

渔歌号子一一
飙出高吭的楚音

惊醒了梦中的白鹭湖
水鸟撒着欢

掠过湖面，戏弄清波
天空跌落湖面

驶出苇荡的渔舟
载着朝阳

渔歌贴着水音
张网的一瞬

动与静
色彩在显影中定格

帆影点点
千张网下
收的是

一网，一网的碎银

讨鱼的船头
湖水煮湖鱼

大碗肉，大碗酒
豪气与爽直

浓缩在这大碗的喧闹中……

白鹭湖之晨
□ 徐 进


